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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救護車輛從路口或廠區鳴笛呼嘯而過時，各位心中的感覺是甚麼?在未有

親身體驗或是身處事故中的陪伴人員，應該很難有感同身受的想法，就如同以

前的我一樣，只是又一件意外，反覆的出現在周圍罷了....... 

 

良，是在學生時期的學弟，在外面科技業混過幾年。想當然爾，隨著年紀

增長，科技業的強大照顧員工的環境，還是讓他萌起重新選擇企業的意念。畢

竟公司中太多同校的同學、學長弟，彼此都認識與都可以相互扶持。 

 

新人訓後，良被分配到我們部門接任搭拆架工作。就如同剛上任的新人一

樣，不斷的學習也不斷的涉略起重部門的其他工作。果然，歷任過廠外的科技

業，腳步總是比我們快上許多，未調適前都跟飛的一樣。 

 

跟他討論工作時，總是帶著一股濃濃的彰化腔，每一句的開頭都是"對啊、

是啊"等等的正面肯定句，連第一次跟他討論的事情也是這樣回答，搞得我老是

搞不清楚，他是真的懂還是假懂。 

 

公司自從研發節能艏獲得成功後，著實增加了不少業務。整艘船的球型艏

接下更換的大工程，重複了好幾艘，大家施工配合也都得心應手。 



 

某條 OOCL 的船如同前幾艘一樣，順利入塢準備更換節能艏。但是後來出了

一些差錯。大塢底與船艏的高度在坐墩時，因為高度不足導致搬運車無法開至

舊船艏下載運。在諸多的開會討論後，決定將船艏更換的高度再往上多切割

300mm。其中新船艏載運安裝困難的地方，在於舊船艏的甲板選擇局部保留而外

板更換。意味著搬運時易出難進，我們部門在費了好大的功夫將舊船艏移出後，

新船艏準備移入安裝。在搬運車移入安裝時，常會因某部分的骨材阻擋而使安

裝行程拉長。因為狀況太多，全部有負責參與的人員都下大塢去，想幫助工作

順利完成。 

 

好不容易，新船艏終於推進到離接縫處 500mm 的地方。因為當時 GOC1 有維

修工程需在反轉台施工，故搬運車必須另找場地起吊出大塢。為此我便信步向

大塢山側處行走，並打電話向 GOC 領班協調起吊位置。 

 

當協調完畢掛上電話後，耳朵便聽見救護車的警鈴聲，一路從大塢上直衝

下來塢底往修船段開去。我當時也沒有想太多，想著只是又一件輕傷害事故，

可能是跌倒、割傷或是扭傷等等-畢竟當時高空作業尚未展開-於是便徐徐的往

修船段走去，幹部都在那裡能有多大麻煩。 

 

現場，有人倒下，血跡不多，看不清楚是誰受到傷害。再往前一看，是良，



那個彰化來的學弟，正痛苦的倒在地上。樂觀如我，還是只是認為這是一般傷

害，年輕人，躺個 3-4 天就又活蹦亂跳的回來，並說著當初有多危險、多倒楣

之類的笑談。 

 

良，開始吐血了，可怕的鮮紅色，心下馬上知道不妙了。救護車在旁邊整

裝待發。他的意識還清醒著，我陪著他上了救護車。因為痛苦，良緊抓著我的

手，力量從出奇之大到逐漸微小。他呼吸困難，用著彰化腔不斷著說他很難受、

很痛苦，慢慢的意識就要抽離，除了緊緊握住良的手，不斷拍著他的手背讓他

保持清醒，嘴巴上對他說著保證卻無法保證的話，我甚麼事也做不了。 

 

血，又持續從嘴巴上冒了出來-他媽的-小港醫院怎麼這麼遠-他媽的-路上

的車輛快閃開，心裡反覆咒罵著。這一段到醫院的路，似乎永遠走不完。 

到了急診室，醫護人員緊急搶救，我們被醫生請了出去。坐在椅子上的我

突然覺得，剛剛是一場夢，一場鮮紅色的夢。眼淚不自覺的從臉上滑落，我終

於知道流淚了。 

 

長官陸續到達。擦乾眼淚，配合處理後續的事情。可惡的淚，竟然又流下

了-懦弱-心裡想著，趕快幫忙處理事情吧。 

 

主任沒來醫院，留在現場釐清事故原因與保留現場完整。我翻查著良的袋



子，試著找出相關家屬的連絡資料。幸運地，手機沒上鎖。連絡幾個人後才發

現良的家人都在彰化或新竹工作。幾經波折後終於連絡上良的大哥。我訴說著

這裡發生的事情，並請他們盡快來醫院。 

 

時間不斷流逝，電話不斷連絡，醫生不斷催促。因狀況不善，良還是等不

到家屬來就被推進開刀房了。 

 

手術期間，良的大哥、媽媽也到達了。良媽矮矮小小的，臉上除了憂心外

沒其他表情。大哥除了關心手術情況，也一直想了解案情。 

 

各方好友來來去去，表示關心致意。大家也都插不上手。 

 

手術結束後，良被送進加護病房。在病房，醫生對家屬解釋病情並辦理相

關住院手續，時間也已經來到凌晨半夜。我、主任及莊工程師將家屬安置在旅

館後各自回去。 

 

凌晨三點，我的兩個小孩安睡在床上，看著看著，我的淚水無法停止的潰

堤。 

 

我，也可能是今天的主角。我滿懷感恩地親了親他們，才上床睡去。 



 

良持續昏迷。 

 

公司不斷開會，調查原因。良的親友來來去去，送上關心、提供建議。 

 

這段期間，我看見的仍是良媽的小小背影，大哥身形壯碩卻背影孤單，良

的二哥觀感樂天，是良一家歡樂愉快的創造者。這段期間，親友依舊不斷來來

去去。 

良在醫院，撐了兩個星期，走了。 

 

他走的時候，慶幸得我還有趕上，握住他的手送他。病房裡瀰漫著哀傷的

氣份。蔡領班與我領著一些堅強的良的同學，著手處理下一步的事情。是啊，

總是要有人去處理下一步的階段。 

 

當晚，送著良出醫院載到殯儀館，這件意外也漸漸到了尾聲。 

 

隨著感人的告別式、火化、入塔，我與良的關係也不再牽連。 

 

送著良回家入塔。離開前，我緊緊握著良媽的手，除了歉意外，甚麼也說

不出口。 



轉眼將近三年了，腦袋裡悲憤的回憶化成電腦內冰冷的文字，述說著當初

的故事。人到最後只剩一個價碼，或多或少。人的感情，是任何價碼也帶不走

的。 


